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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2006年德云社红透半边天，全
国瞩目。徐德亮激动地说：“很多
人会奇怪，德云社为什么会成功，
它到底是怎么成功的？我认为，德
云社的成功是必然的。”当时，他
毫不怀疑地认为，德云社有骄傲
的资本。

然而，两年之后的2008年9月，
徐德亮通过博客声明，与王文林
一起退出德云社。这是自德云社
建社以来首起成员退出事件。是
什么使徐德亮退出？收入。2008年，
郭德纲以上年收入1570万元排名
福布斯中国名人榜第19位，据媒体
报道，其坐驾已换成价值43万元的
克莱斯勒300C和130多万元的奥迪
Q7。而徐德亮呢？公之于众的离开
理由是“收入太低，以至于买不起
电视机”。

那时的人们对这位名校毕
业、学究气十足的才子型相声演
员离开德云社的原因并没有深
究，也不愿意相信郭德纲领导的

德云社内存在着收入分配不公的
问题。直至2010年8月6日，成员出
走事件再次上演，德云社的重要
成员何云伟和李菁与德云社脱
离干系，而此时，德云社遭遇建
社以来最大的危机。何云伟在接
受少数几家媒体采访时表示，退
出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条就是
因为德云社内部管理机制不健
全，他们萌生退出的想法早就有
了。“可以说，这些年我是碍于师
徒情义参与德云社的演出，实际
没有劳务关系，他们也没给我上
‘三险’。”何云伟表示，“我和李菁
一商量，退出是早晚的事情，那就
这么办吧。”

根据何云伟的说法，退出之
际，他们连“下家”都还没有找好。
如此慌不择路，自然令人联想到
“大难来时各自飞”。可是比舆论
压力更猛烈的是求生存的欲望，
他说：“为了发展和进步，我们不
得不说出口。”

二道坎：人才危机

招人成“招财”

想进传习社一年两万

北方曲艺学院相声专业毕业
生小李是两年前找到德云社的，
德云社当时已很有名，自认为水
平不错的他，想去谋份差事。直到
现在，小李还记得德云社负责接
待的那人的表情，那人眉毛一横：
“你读过我们的传习社吗？没读过
就免谈了！”

可是，德云社不是号称网罗
天下相声精英的吗？碰壁的小李
从德云社走出来，恰好遇到该社
某成员，此人自称是郭德纲的弟
子，属“鹤”字辈。见到小李一副落
魄相，便好意地告诉他，德云社里
的演员除了于谦和李菁算郭德纲
平辈的朋友，其余几乎都是郭德
纲的徒弟。小李要想成郭德纲的
徒弟，读他的传习社可能是一条
捷径。

恰好那时新一期传习社正
在招生，学制两年，每年学费1万
多元。之后他又了解到，这个班
的面试很严格，如果要入考官法
眼，最好先读一个传习社学前辅
训班，学费500 0 元。小李盘算了
一下，要当郭德纲的学生起码要
三四万，而且上了课，最后也是
“择优”聘为德云社演员，并不包
分配。“我家穷，传习社要的是现
款，我想想就算了。”小李这样对
记者说。

现在小李更加读不起传习社
了。按照今年最新的招生简章，传
习社的学费已经上升为2万元一
学年，学制也从过去的两年升为
三年。不过，如今在上海一家小相

声社团的小李一点儿也不后悔，
尤其是在徐德亮等宣布离开德云
社之后，这件事对很多向往德云
社的人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他
们知道，原来德云社内部也不是
那么一团和气的。

传习社已招生数届，郭德纲
给每一届学生都取了一个辈分，
第一届是“云”字辈，第二届是
“鹤”，第三届是“九”，第四届是
“霄”。这其中的出类拔萃者被郭
德纲收为徒弟或义子，成为德云
社演员。一位知情人士近日告诉
记者，郭德纲的精明之处在于，他
给德云社原本赤裸裸的老板和雇
员的关系，赋予了一层师徒关系。
这种类似于解放前传统民间戏班
的做法，显然更利于老板对雇员
的管理。因为是为师傅打工，所以
徒弟唯有表达忠心，才能获得师
傅的重用。比如这次打人的李鹤
彪，此人会开车，会做饭，又颇为
勤勉好学，所以被郭德纲叫到家
里住，边学艺边给师傅做家务，直
到打记者事件发生。

德云社内部这种靠师徒关系
建立起来的管理模式，有利于意
志的贯彻，也使得老板变得说一
不二。最先站出来指责郭德纲的
是徐德亮，称德云社施行的“郭德
纲负责制”，完全成了郭德纲的一
言堂，连郭德纲自己也说，给演员
多少钱由他定。比如他和王文林
参加德云社演出，每场郭德纲最
高只给每人150元，而郭德纲一场
能挣七八千。

三道坎：管理危机

德云社成郭德纲一言堂

小李后来听说德云社内部
有一份“无限期合同”，这让他很
不解，这不是和卖身契一样吗？
据记者了解，这份“无限期合同”
确实存在。按照这份合同的规
定，演员终身为德云社服务，不
准在外面接活，老板代理演员的
一切工作。当年徐德亮就是看到
这份卖身契的可怕之处，又见合
同“月薪”一栏竟是空的，所以死
活没签。

几天前刚宣布离开德云社的
何云伟，因为是郭德纲的“云”字
辈徒弟，不敢违抗师傅而签了合
同。“何云伟签终身合同的时候
说想看一眼合同，老郭的手下就
说‘你签不签’，何云伟一下子就

签了。”徐德亮后来回忆说。
由于当时反对的人很多，德

云社很快又制定了一个条件比
较苛刻的新合同，徐德亮、
何云伟和李菁都没敢签，
郭德纲就不给他们缴纳“三
险”。就这样，郭德纲通过和
演员签合同，并且通过聘请
好友钟朝晖和王海担任总经理
和副总经理，请夫人王惠出任董
事长的方式，使得“郭德纲负责
制”在德云社内部得以巩固。

任何一个搞一言堂的企业都
是有隐患的。知情人士称，郭德纲
在德云社里推行一家独大，容易
激起“不听话者”的反抗，也容易
培养出忠心耿耿的打手。

一道坎：分配危机

郭德纲开奥迪Q7

“社员”买不起电视机

德云社停演整顿了，整顿什么
备受关注，笔者认为节目“三俗”要
整改，演员素质差要整改，但与此相
比更重要的是德云社的管理体制要
整改。

郭德纲说过：“师徒科班制是相
声发展最科学的方式。”但从这次徒
弟打人事件引申来看，科班制的弊
端也暴露无遗。李菁、何云伟两位德
云社的台柱子关键时刻给郭德纲上
演了釜底抽薪，除了打人事件处理
失当之外，德云社管理的混乱是更
深层的原因。

发源于草根的中国民间曲艺在
有蓬勃生命力的同时，其科班制的
管理与现代文化企业管理方式有诸
多格格不入的地方，如何从传统戏
班“班主”变成现代企业的“CEO”，
是摆在郭德纲面前最重要的问题。

其实，记者一番调查发现，面对
不同人群，郭德纲积下不同的名声。
为数众多的铁杆“钢丝”说，“每天不
听他的相声就睡不着觉”；一手为他
捧哏的京城诸媒体对他的印象是“为
人义气，出手大方”；和他曾经亲密过
的师辈、同辈甚或徒辈却有出人意表
的评价———“过河拆桥”、“忘恩负
义”、“损人利己”、“诽谤生事、”、“爱
个小财”等等。“他身上江湖气越来越
重，早晚要出事，别简单看成是和北
京台之间有什么恩怨。”作为长期的
合作方，北京电视台一位编导在8月
10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从“德 云班主”到“德云CEO”

郭德纲

要过多道坎
本报记者 赵晓峰


